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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喜
歡
一
樣
東
西
，
應
該
是
令
自
己

愉
快
和
覺
得
享
受
。
若
本
末
倒
置
，
最
終

被
它
操
控
不
能
自
拔
，
那
便
是
過
度
放
縱

自
己
，
讓
它
成
了
心
魔
，
在
生
活
中
看
到

許
多
這
樣
的
例
子
。

有
位
老
太
太
一
生
最
愛
玩
麻
將
，
年
輕
日
以

繼
夜
地
攻
四
方
城
。
可
是
她
對
得
失
過
於
計

較
，
每
每
為
一
鋪
不
能
勝
出
的
牌
局
而
心
生
不

忿
，
把
自
己
的
不
夠
運
歸
咎
於
別
人
的
拖
累
，

手
風
不
順
就
禁
不
住
無
名
火
起
，
對
﹁
雀
友
﹂

們
罵
個
不
停
，
於
是
她
的
朋
友
一
個
又
一
個
地

離
開
。
她
愛
搓
麻
將
卻
沒
人
理
睬
她
，
只
得
承

受
惡
果
。
年
紀
大
了
，
子
女
回
來
陪
她
玩
牌
，

通
通
都
被
罵
，
於
是
大
家
都
被
罵
走
了
。
老
夫

退
休
，
她
便
與
他
玩
二
人
麻
將
聊
以
解
悶
，
可

是
她
仍
是
罵
過
不
休
，
老
丈
夫
沒
得
退
避
，
只

有
捱
罵
的
份
兒
。

我
曾
跟
她
玩
，
目
的
只
為
伴
伴
老
人
家
，
大

家
聚
首
閒
談
說
笑
，
誰
知
一
圈
未
過
，
她
便
為

大
小
牌
局
未
能
勝
出
，
而
氣
得
青
筋
暴
現
，
先

是
滿
口
怨
言
，
繼
而
是
滿
口
惡
言
。
她
性
格
剛
烈
，
沒
有

人
勸
得
了
。
以
她
的
功
力
每
次
在
麻
將
㟜
上
都
會
贏
錢
，

但
總
是
令
自
己
和
一
㟜
人
都
不
愉
快
。
我
想
，
玩
麻
將
是

她
的
至
愛
，
卻
是
令
她
最
不
愉
快
，
最
易
生
怒
，
最
常
犯

上
貪
、
嗔
、
癡
和
口
業
，
實
在
有
點
諷
刺
。

即
如
有
不
少
人
愛
錢
，
為
了
有
更
多
的
錢
，
瘋
狂
去

賭
、
去
炒
股
票
，
以
至
身
家
賭
光
，
弄
至
家
破
人
亡
，
或

是
落
得
身
無
長
物
，
較
原
先
更
窮
困
；
有
年
輕
人
愛
打

機
，
沉
迷
得
不
能
自
拔
，
以
至
令
身
體
出
現
問
題
，
荒
廢

了
學
業
。

我
有
一
位
外
籍
同
事
，
平
生
最
愛
潛
水
，
水
底
世
界
讓

他
快
樂
逍
遙
。
於
是
他
挑
戰
一
層
又
一
層
的
深
度
，
去
追

求
衝
破
難
度
的
滿
足
，
終
於
有
一
次
，
潛
得
好
深
好
深
，

大
家
不
知
有
多
深
，
只
知
道
再
一
次
創
了
人
類
潛
水
的
極

限
，
可
是
他
再
沒
有
浮
上
水
面
，
長
埋
於
他
最
愛
的
水

底
。要

知
﹁
水
能
載
舟
，
亦
能
覆
舟
﹂。
玩
，
與
被
玩
，
只
在

於
自
己
的
心
態
。

百
家
廊

晨
　
風

玩與被玩
余似心

翠袖
乾坤

潘
國
森
真
的
不
算
是
個
歌
迷
，
品
題
蔡
幸

娟
小
姐
的
曲
藝
，
還
應
要
戴
上
另
一
頂
﹁
帽

子
﹂，
就
是
一
個
藝
評
人
。
這
又
是
﹁
一
為
弟

子
、
二
為
神
功
﹂。
中
國
讀
書
人
都
知
道
盛
唐

大
詩
人
李
白
有
詩
仙
的
美
譽
，
今
天
一
般
中

國
文
學
教
科
書
總
會
特
別
點
明
賀
知
章
評
李
白
為

﹁
天
上
謫
仙
人
﹂。
將
來
如
果
有
人
寫
一
部
︽
二
十

世
紀
國
語
時
代
曲
壇
點
將
錄
︾，
在
蔡
幸
娟
的
一

條
，
有
可
能
會
引
一
句
﹁
莊
奴
評
之
為
﹃
小
鄧
麗

君
﹄
除
蔡
幸
娟
之
外
，
不
作
第
二
人
選
﹂，
也
可
以

用
﹁
潘
國
森
評
為
國
語
時
代
曲
壇
歌
后
殿
後
軍
﹂，

或
者
兩
句
都
收
。

文
人
雅
士
辦
些
甚
麼
比
賽
，
經
常
會
借
用
科
舉

制
度
裡
面
殿
試
高
中
時
的
名
目
，
頭
幾
名
依
次
敬

稱
為
﹁
狀
元
﹂、
﹁
榜
眼
﹂、
﹁
探
花
﹂、
﹁
傳
臚
﹂

等
等
。
反
正
都
是
借
喻
，
元
、
眼
、
花
、
臚
太
過

平
凡
，
倒
不
如
氣
魄
宏
大
一
點
，
借
到
儒
家
的
聖
人
去
。

二
十
世
紀
國
語
時
代
曲
壇
該
是
女
唱
家
比
男
唱
家
出
色
，

由
三
十
年
代
到
今
天
，
曲
藝
超
凡
入
聖
的
歌
后
級
人
物
就
有

好
幾
十
人
。

上
世
紀
四
十
年
代
上
海
有
七
大
歌
星
，
周
璇
是
其
中
之

一
，
她
有
金
嗓
子
的
美
譽
，
而
毫
無
疑
問
該
是
首
席
。
她
是

第
一
代
歌
后
中
的
第
一
人
，
當
為
﹁
狀
元
﹂
則
官
位
太
低
，

倒
不
如
稱
為
﹁
宗
聖
﹂，
即
是
超
凡
入
聖
眾
歌
后
中
的
第
一

人
。一

九
四
九
年
以
後
，
原
先
的
國
語
時
代
曲
在
神
州
大
地
絕

跡
，
大
約
三
十
年
後
，
鄧
麗
君
才
將
國
語
時
代
曲
帶
回
中
國

大
陸
。
那
個
時
候
民
間
流
行
一
句
話
：
﹁
白
天
聽
老
鄧
，
晚

上
聽
小
鄧
。
﹂
因
為
在
大
動
蕩
之
後
，
由
﹁
老
鄧
﹂
鄧
小
平

領
導
重
建
政
治
經
濟
秩
序
，
所
以
白
天
辦
事
的
時
候
，
大
家

都
要
聽
老
鄧
。
晚
上
休
息
時
，
卻
要
聽
﹁
小
鄧
﹂
鄧
麗
君
的

歌
。
儒
家
認
為
﹁
樂
教
廣
博
易
良
﹂，
那
是
說
優
質
的
音
樂
能

夠
令
人
寬
廣
、
博
大
、
平
易
、
良
善
。
孔
門
六
藝
也
有
樂
這

一
項
，
今
天
人
人
都
會
說
：
﹁
音
樂
能
陶
冶
性
情
。
﹂
鄧
麗

君
的
成
就
遠
遠
超
越
周
璇
那
一
代
的
歌
后
，
實
在
因
為
享
了

天
時
、
地
利
、
人
和
的
助
力
。
中
國
在
解
放
前
唱
機
和
收
音

機
都
未
普
及
，
到
了
小
鄧
的
歌
進
軍
大
陸
的
時
候
，
手
提
卡

式
錄
音
機
已
大
行
其
道
，
甚
麼
時
候
、
甚
麼
地
點
都
可
以
重

播
。
周
璇
的
歌
實
在
真
的
有
一
點
點
﹁
靡
靡
之
音
﹂
的
感

覺
，
小
鄧
則
無
。
小
鄧
的
歌
撫
慰
了
一
兩
代
中
國
人
的
心

靈
，
影
響
力
最
大
，
是
﹁
劃
時
代
﹂
的
大
貢
獻
。
所
以
她
應

該
是
國
語
時
代
曲
壇
的
﹁
至
聖
﹂，
至
高
無
上
。
今
天
資
訊
流

通
，
中
國
人
的
文
娛
活
動
有
更
多
選
擇
，
照
說
不
會
再
有
誰

可
以
像
小
鄧
那
樣
﹁
紅
透
一
片
天
﹂︵
不
止
是
半
邊
︶。

蔡
幸
娟
是
﹁
小
小
鄧
﹂
的
首
選
，
除
了
能
翻
唱
小
鄧
的
歌

之
外
，
三
十
年
代
以
來
歌
后
級
前
輩
的
名
曲
十
之
八
九
她
都

能
唱
得
好
，
而
且
有
自
己
獨
特
的
風
格
。
所
以
她
是
﹁
述

聖
﹂，
祖
述
前
賢
。
如
果
日
後
有
人
寫
一
部
︽
二
十
世
紀
國
語

時
代
曲
壇
點
將
錄
︾，
應
該
先
點
此
三
聖
，
然
後
才
到
其
他
也

是
超
凡
入
聖
的
人
物
。

附
筆
一
提
，
儒
家
人
物
之
中
，
曾
子
號
﹁
宗
聖
﹂、
孔
子
號

﹁
至
聖
﹂、
子
思
號
﹁
述
聖
﹂。

歌壇三聖
潘國森

琴台
客聚

建
議
內
地
機
場
在
候
機
大
廳
中
設
立
書
報
閱
覽

室
、
棋
牌
室
甚
或
卡
拉
O
K
等
，
以
供
因
班
機
延

誤
，
旅
客
有
個
消
磨
時
間
的
去
處
。

近
三
十
多
年
來
，
我
乘
坐
內
地
航
班
往
返
逾
百

次
，
如
果
是
由
內
地
大
小
機
場
起
飛
，
百
分
之
九
十

以
上
的
起
飛
時
間
都
有
延
誤
。
問
題
是
延
誤
多
久
。
最
荒

謬
的
一
次
，
是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
由
廣
州
飛
海
口
，
竟

延
誤
三
天
。
而
且
不
設
安
排
酒
店
留
宿
服
務
，
由
旅
客
自

行
處
理
食
宿
，
又
不
知
何
時
起
飛
，
總
之
是
﹁
明
天
請

早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有
一
次
由
深
圳
飛
杭
州
，
因
航
班
延

誤
而
需
要
過
夜
，
航
空
公
司
安
排
旅
客
留
宿
。
但
竟
安
排

在
離
深
圳
機
場
老
遠
的
一
家
設
備
簡
陋
，
連
一
星
級
的
酒

店
都
不
如
的
客
棧
。
到
㝸
時
旅
客
十
分
鼓
噪
。

有
一
次
由
江
西
南
昌
市
回
深
圳
，
延
誤
四
五
小
時
。
終

於
客
機
來
到
，
仍
然
遲
遲
不
起
飛
，
據
說
因
為
機
師
需
要

進
餐
和
休
息
。

如
此
怪
事
，
經
歷
多
次
。
特
別
是
已
讓
乘
客
進
入
機

艙
，
飛
機
仍
可
停
留
一
兩
小
時
以
上
。
最
近
一
次
在
泉
州

晉
江
機
場
，
三
月
廿
八
日
乘
班
機
回
港
，
便
坐
在
機
艙
中

一
個
半
小
時
方
才
起
飛
。
而
該
機
場
當
時
只
有
這
一
個
航

班
，
絕
不
繁
忙
，
未
知
何
故
。

猶
憶
約
三
十
年
前
，
廣
州
機
場
發
生
一
場
劫
機
墜
機
禍

及
停
留
未
飛
的
另
一
架
民
航
機
，
出
現
兩
機
齊
毀
的
慘

劇
，
死
傷
逾
兩
百
人
。
人
們
紛
紛
指
責
，
既
然
機
場
已
知

上
空
有
劫
機
事
件
發
生
，
隨
時
有
可
能
墜
毀
在
機
場
內
，

為
什
麼
不
疏
散
該
未
飛
的
航
機
乘
客
？

最
近
據
一
位
從
事
航
空
業
的
朋
友
告
知
，
當
時
該
機
場

有
一
位
要
客
要
乘
機
他
往
，
機
場
已
進
入
﹁
戒
嚴
狀

態
﹂，
乘
客
不
准
下
機
，
因
而
釀
成
慘
劇
。

中
國
民
航
延
誤
的
原
因
有
多
種
。
因
天
氣
關
係
則
是
全

世
界
民
航
都
有
的
現
象
，
因
機
場
繁
忙
而
需
等
候
則
是
部

分
大
樞
紐
機
場
特
有
。
至
於
機
械
故
障
則
較
為
少
有
，
因

維
修
工
作
一
般
都
很
有
規
律
。
中
國
天
空
卻
往
往
為
軍
事

活
動
而
短
暫
關
閉
也
是
常
有
的
事
。
但
中
國
民
航
延
誤
率

之
高
，
實
在
值
得
檢
討
。

民航延誤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雅
虎
女
行
政
總
裁
的
梅
耶
爾
︵M

arissa
M
ayer

︶，
新
官
上
任
三
把
火
，
大
發
雌
虎

威
，
向
逾
一
萬
一
千
多
員
工
發
出
警
告
信
，

勒
令
他
們
要
返
回
辦
公
室
上
班
，
廢
除
在
家

工
作
的
慣
例
。

以
往
，
雅
虎
員
工
大
多
在
家
利
用
電
腦
和
上
司

聯
絡
，
他
們
節
省
了
上
下
班
交
通
時
間
和
汽
車
燃

油
，
僱
主
又
可
以
節
省
辦
公
室
租
金
和
燈
火
開

支
。
事
實
上
，
這
種
辦
公
形
式
無
論
對
僱
主
和
員

工
都
利
多
弊
少
，
如
今
已
成
為
世
界
潮
流
。

但
擁
有
美
麗
與
智
慧
於
一
身
、
排
名
﹁
全
球
權

勢
女
性
﹂
第
二
十
一
位
的
梅
耶
爾
卻
認
為
，
上
班

工
作
可
以
凝
聚
公
司
的
團
結
力
量
，
提
高
工
作
素

質
。
據
說
，
她
上
任
第
一
天
見
到
雅
虎
大
樓
的
停

車
場
九
成
空
置
，
立
刻
臉
色
一
沉
。

三
十
七
歲
的
梅
耶
爾
，
去
年
離
開
了
㜞
力
十
三

年
的
谷
歌
，
投
向
雅
虎
，
正
計
劃
進
行
雷
厲
風
行

改
革
，
希
望
將
雅
虎
起
死
回
生
。
她
是
著
名
的
工

作
狂
，
每
天
工
作
十
五
小
時
；
最
近
誕
下
第
一
個

孩
子
，
產
假
僅
放
了
兩
星
期
。

梅
耶
爾
反
潮
流
而
行
，
激
怒
了
美
國
的
半
職
媽
媽—

—

許
多

受
過
高
等
教
育
的
媽
媽
，
在
家
一
邊
帶
孩
子
一
邊
利
用
電
腦

工
作
，
以
幫
補
家
計
。
美
國
的
傳
媒
更
群
起
而
攻
梅
耶
爾
，

斥
她
在
經
濟
不
景
之
際
，
製
造
社
會
矛
盾
。

在
家
工
作
是
勢
之
所
趨
，
香
港
報
業
早
於
十
多
年
前
已
流

行
。
據
說
，
某
報
的
教
育
版
五
位
記
者
共
用
一
張
寫
字
㟜
；

記
者
每
天
採
訪
完
畢
，
不
用
返
辦
公
室
，
他
們
在
家
寫
完

稿
，
連
同
照
片
傳
返
報
館
；
每
星
期
返
報
館
一
次
，
與
上
司

和
同
事
開
會
做
檢
討
。
另
一
報
館
的
國
際
電
訊
版
，
只
有
兩

名
主
管
上
班
，
一
人
負
責
選
稿
，
將
稿
件
傳
去
內
地
的
外
文

高
材
生
翻
譯
，
價
廉
物
美
；
另
一
主
管
則
負
責
審
核
傳
回
來

的
翻
譯
稿
。

報
業
老
前
輩
憶
述
，
三
四
十
年
前
採
訪
新
聞
，
更
加
﹁
慳
水

慳
力
﹂。
某
報
記
者
﹁
插
﹂
幾
支
﹁
旗
﹂︵
一
身
兼
職
幾
間
報

館
︶，
採
訪
完
返
家
，
慢
慢
坐
下
倒
好
熱
茶
，
然
後
逐
間
報
館

打
電
話
﹁
報
料
﹂。
翌
日
見
報
誰
家
最
精
彩
？
生
花
妙
筆
各
自

﹁
執
生
﹂
了
。

在家工作
蒙妮卡

跳出
框框

試
問
名
譽
、
地
位
、
財
產
和
生
命
，

哪
一
樣
最
重
要
？
當
然
，
你
可
以
說
，

樣
樣
都
重
要
。
活
在
世
上
，
無
財
不

行
，
然
而
，
有
財
而
無
命
享
，
卻
大
大

不
行
。
更
何
況
，
要
名
譽
、
掙
地
位
又

有
何
用
？

最
近
，
不
幸
發
生H

7N
9

禽
流
感
極
速
奪

命
，
真
是
駭
人
。
據
報
，
上
海
有
感
染
禽
流

感H
7N
9

病
患
者
，
頭
六
日
只
發
燒
，
第
七
日

電
腦
掃
描
顯
示
肺
已
花
了
，
翌
日
已
不
治
。

病
情
之
急
變
，
其
實
未
能
及
時
對
症
下
藥
，

有
失
救
命
良
機
。
雖
然
，
人
類
感
染
甲
型
禽

流
感
無
證
據
顯
示
人
傳
人
的
情
況
，
但
執
筆

之
時
，
據
報
內
地
至
今
確
診
感
染H

7N
9

有
卅

三
宗
個
案
，
九
人
死
亡
。
病
毒
異
變
機
會
較

大
，
死
亡
率
偏
高
。
日
理
萬
機
的
習
近
平
主

席
強
調
全
國
要
加
強
防
疫
抗
疫
備
戰
。
梁
振

英
特
首
領
導
的
特
區
政
府
一
眾
官
員
亦
嚴
陣

以
待
，
他
在
高
永
文
局
長
和
醫
管
局
主
席
胡
定
旭
陪
同

下
親
到
醫
護
前
線
為
前
線
人
員
打
氣
。

面
對
即
將
而
至
的
﹁
五
．
一
﹂
黃
金
周
將
有
大
量
內

地
旅
客
來
港
之
際
，
高
永
文
局
長
稱
，
將
加
強
與
旅
遊

業
及
酒
店
業
合
作
，
為
業
界
提
供
所
需
支
援
，
並
向
內

地
旅
行
社
作
好
宣
傳
教
育
。
所
謂
防
患
於
未
然
，
杜
絕

於
源
頭
至
為
重
要
。
香
港
已
為
內
地
入
口
活
雞
禽
測
檢

H
7

病
毒
，
防
範
病
毒
入
侵
。
其
實
，
據
衛
生
防
護
中
心

建
議
，
市
民
應
加
強
注
意
個
人
和
環
境
衛
生
，
經
常
洗

手
，
應
避
免
接
觸
家
禽
、
雀
鳥
或
其
糞
便
，
應
增
強
身

體
抵
抗
力
及
實
踐
健
康
生
活
，
進
食
家
禽
肉
類
和
蛋
前

應
徹
底
煮
熟
。
上
述
健
康
資
訊
有
勞
九
龍
城
民
政
事
務

處
派
發
︽
人
類
感
染
甲
型
流
感
︵H

7N
9

︶
健
康
資
訊
通

告
︾，
衛
生
防
護
中
心
已
制
訂
一
套
健
康
指
引
，
九
龍
城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通
函
中
，
加
強
對
街
坊
有
關
防
護
措
施

至
為
重
要
。
鑑
於
香
港
過
去
已
有
控
制
疫
症
經
驗
和
機

制
，
市
民
無
需
過
分
恐
慌
，
我
們
對
政
府
和
醫
護
人
員

有
信
心
。
似
乎
有
人
會
懷
疑
為
何
只
對
內
地
入
口
活
雞

特
別
重
視
測
試
？
據
調
查
，
在
過
往
病
例
中
，
來
自
與

雞
接
觸
較
其
它
家
禽
、
雀
鳥
傳
感
染
較
多
。

市
民
很
看
重
政
府
對
抗
疫
的
重
視
和
能
力
，
也
會
自

覺
做
好
防
護
工
作
。
更
希
望
不
會
出
現
因
無
錢
治
療
疫

症
而
失
去
生
命
的
例
子
。
周
前
，
在
百
忙
中
的
高
永
文

局
長
應
邀
往
香
港
中
華
總
商
會
以
﹁
醫
療
改
革
﹂
為
題

作
演
講
。
雖
然
香
港
醫
療
服
務
世
人
稱
許
，
惟
與
時
俱

進
，
配
合
醫
學
和
社
會
進
步
及
訴
求
，
改
革
是
必
須

的
，
也
是
急
切
的
。

做好防護
思　旋

思旋
天地

上
周
日
，
狸
妹
在
微
信
中
說
了
句
﹁
我
看
明
星
跳

水
呢
﹂，
當
時
並
沒
在
意
，
但
不
成
想
，
這
句
話
彷
彿

一
個
閥
門
，
在
隨
後
的
幾
天
裡
，
讓
﹁
跳
水
﹂
這
個

詞
突
然
以
井
噴
之
勢
充
斥
在
小
狸
周
圍
。
網
上
網

下
，
觸
目
所
及
，
人
人
都
在
說
﹁
跳
水
﹂，
而
講
到

底
，
全
源
於
內
地
兩
家
衛
視
同
時
隆
重
推
出
了
兩
檔
關
於

﹁
明
星
跳
水
﹂
的
娛
樂
節
目
。

小
狸
承
認
最
初
乍
見
這
個
跳
水
節
目
時
，
確
實
震
驚
了

一
下
，
因
為
沒
想
到
如
韓
庚
、
沙
寶
亮
般
也
不
算
小
咖
的

明
星
﹁
真
的
﹂、
﹁
真
的
﹂
要
去
跳
正
規
的
水—

—

不
是
搞

笑
扎
池
子
裡
就
完
的
，
而
是
正
經
如
奧
運
會
般
的
那
種

跳
。
而
四
名
教
練
兼
領
隊
，
不
僅
請
到
頂
尖
跳
水
國
寶
熊

倪
、
高
敏
等
，
更
把
人
人
皆
知
的
熊
倪
﹁
死
對
頭
﹂
薩
烏

丁
請
了
來
，
單
是
熊
薩
同
台
就
已
經
吸
引
了
不
少
眼
球
，

更
別
說
看
明
星
翻
㠥
跟
頭
把
身
體
擰
成
花
兒
了
。

如
果
說
，
節
目
裡
的
每
一
位
明
星
都
能
像
﹁
既
生
瑜

︵
魚
︶
何
生
亮
﹂
的
金
小
魚
和
沙
寶
亮
般
完
成
近
乎
專
業
的

一
跳
，
那
這
個
節
目
確
實
應
該
是
很
賞
心
悅
目
的
。
但
事
實
上
，
在
最

初
的
興
奮
過
後
，
這
個
明
顯
花
了
大
心
思
、
砸
了
大
銀
子
，
明
顯
是
衝

㠥
爭
當
拳
頭
產
品
而
去
的
大
製
作
卻
讓
觀
眾
看
得
越
來
越
糟
心—

—

或

者
換
用
一
個
更
流
行
更
準
確
的
詞
：
虐
心
。

能
不
虐
麼
？
人
家
熊
倪
五
歲
就
開
始
練
跳
水
，
練
了
五
年
才
進
省

隊
，
而
這
些
從
二
十
四
歲
到
六
十
四
歲
不
等
的
明
星
卻
訓
了
一
個
月
就

敢
直
接
開
跳
甚
至
上
了
十
米
台
，
其
中
更
有
連
游
泳
都
不
會
的
。
看
㠥

韓
庚
被
水
拍
成
﹁
三
瓣
嘴
﹂
血
濺
當
場
，
包
小
柏
傳
說
被
拍
成
﹁
耳
穿

孔
﹂，
牛
群
大
爺
更
以
六
十
四
歲
高
齡
平
拍
入
水
昏
厥
十
二
秒⋯

⋯

讓

觀
眾
連
連
驚
呼
情
何
以
堪
，
何
苦
拿
命
博
收
視
？

當
然
何
苦
一
定
有
原
因
，
不
管
這
個
原
因
是
冠
冕
堂
皇
的
還
是
諱
莫

如
深
的
，
不
管
這
個
原
因
是
為
了
慈
善
籌
款
還
是
瘋
傳
的
一
跳
二
百

萬
，
抑
或
是
弘
揚
體
育
精
神
或
者
看
中
了
最
近
屢
試
不
爽
的
人
氣
節
目

造
星
潛
力
，
總
之
，
明
星
們
個
個
﹁
怕
得
要
命
﹂
卻
個
個
都
﹁
義
無
反

顧
地
跳
了
下
去
﹂，
剩
下
的
，
就
是
觀
眾
被
迫
虐
心
以
及
無
休
止
地
揣

測
。確

實
，
這
個
節
目
所
引
發
的
揣
測
挺
多
，
除
了
前
面
所
說
的﹁
動
機
﹂

外
，
由
於
整
容
整
形
的
不
能
跳
水
，
所
以
那
些
拒
絕
跳
水
邀
請
的
明
星

們
都
被
群
眾
圍
觀
﹁
揣
測
﹂
㠥
到
底
哪
一
塊
是
假
的⋯

⋯

這
讓
小
狸
想
起
最
近
這
一
波
﹁
人
氣
節
目
﹂
的
鼻
祖
︽
中
國
好
聲

音
︾，
正
是
因
為
它
的
驚
艷
，
帶
動
了
︽
歌
聲
傳
奇
︾、
︽
我
是
歌
手
︾

等
一
系
列
賽
歌
大
製
作
的
比
拚
。
但
即
使
是
人
氣
高
漲
的
︽
我
是
歌

手
︾，
雖
不
錯
看
，
但
總
覺
得
還
是
沒
有
︽
中
國
好
聲
音
︾
好
，
想

來
，
是
因
前
者
更
多
了
矯
揉
造
作
的
炒
作
，
而
少
了
後
者
質
樸
平
實
、

能
打
動
人
心
的
正
能
量
。
是
了
，
打
動
人
心
的
正
能
量
，
這
其
實
才
是

保
證
節
目
收
視
的
八
字
箴
言
。
而
虐
心
加
揣
測
，
吸
睛
雖
然
一
流
，
但

怎
麼
看
怎
麼
正
能
不
起
來
，
而
沒
有
正
能
量
做
根
基
的
節
目
，
如
何
能

夠
長
久
？
明
星
一
跳
，
更
可
能
是
流
星
一
跳
。

流星一跳
狸美美

網人
網事

最近，「常回家看老人」，被寫入法律。
有一首很流行的歌兒叫做《常回家看看》，意思

如歌名，兒女要經常回家陪陪父母，哪怕是幫助
父母刷刷筷子洗洗碗呢，父母也高興。這個歌曲
有很強的教化意味，提倡的是中國的傳統孝道；
然而在當代社會的現實中，這個理想卻似乎只是
個美麗的空中樓閣。
現在，第一代獨生子女已經成家立業，從父母

的小家中分離了出去，他們的父母成為傳統意義
上的「空巢老人」。按理說，寂寞的老人應該希望
兒女經常回家來陪自己，然而，很多獨子父母卻
並不希望兒女經常回家；雖然同在一個城市，可
不少年輕人幾個星期才回家一趟，有的甚至幾個
月都不回一趟家。為什麼，彼此都感覺太累！
有對夫妻雙雙退休之後，為照顧雙方兩位老人兩

人只能分居。平時照顧各自父母，周末才抽空團
圓一次。他們的兒子結婚之後，常幾個星期也不
回來看望父母，夫妻倆開始還覺得不適應，後來
反而感覺輕鬆了。
年近花甲的他們照顧年近90歲的父母已經很吃

力，得空趕緊想喘口氣兒，可每次祖輩聽到孫輩
要來，就非得讓做出一桌菜來招待，讓這對夫妻
累上加累。有時候周末兒子打個電話說想回家看
看，夫妻兩人心裡竟然是百般不樂意。因為每次
兒子媳婦都是掐㠥飯點兒進家，吃完了一抹嘴就
走人。老夫妻二人照顧了老的，還要再伺候小
的，能不累嗎？所以，他們寧願選擇兒子別回家
或者少回家。
調查了很多獨子家庭之後發現，以上那樣的家

庭並非個例。很多中老年夫妻說，只要兒女一結
婚，乾脆徹底「放飛」，一年回家一次就得。有位

女士的女兒嫁到了國外，女兒幾個月一回家她還
是嫌麻煩，因為女兒帶㠥一大家子人回來後，她
就得飽受沉重家務之累。
獨生子女一代從小被當成小皇帝寵大，現在雖

然已經20多歲甚至到了而立之年，但早已習慣了
父母為他付出，回家依然是坐㠥等父母伺候；父
母整出一桌子菜來，還不見得吃得滿意。過年時
去走訪一些北京人家，幾乎家家都是中老年的父
母在廚房忙碌，年輕人在客廳裡悠哉哉地聊天。
照顧與被照顧的角色，幾十年沒有改變。父母已
成為無私奉獻的「廉價僕人」代名詞。
對很多成人的獨生子女來說，回家看父母關心

是飯好不好吃，老人還有什麼餘熱沒有挖掘出
來，至於父母的年老病痛勞累等，基本不放在心
上，似乎父母是鐵打的。人類社會或是中國傳統
社會的所謂「反哺」現象，在獨子家庭中很少能
反映出來。至於幫助父母照顧祖輩，那就更不可
能了。「為孩子而活」的觀念，已經從一個美好
神聖的理想，變成一味欲罷不能的苦藥。其實，
從30年前開始的「小皇帝」時代，已能預見到未
來自食其果的倪端。只不過那時全民沉浸在優生
優育的樂觀中，沒人願意看到溺愛的必然後果。
雙方6個長輩寵愛一個孩子，如果這個孩子沒有寵
壞倒是奇怪了。如果一個社會千千萬萬個家庭都
如此行事，社會倫理又怎能不被顛覆？
很多「50後」說，自己退休之後並沒有想像中

的瀟灑，反而更辛苦了，除了得伺候兒女甚至孫
輩之外，還要照顧年邁的父母。很多人家承擔不
起昂貴的保姆費用，自己就給父母當起了保姆。
他們包攬了父母所有的家務。從買菜做飯到跑醫
院，從報銷醫藥費到接屎接尿；從為老人洗澡到

推老人乘輪椅出門散步；一天下來，渾身像是散
了架，比上班還累。
有位女士照顧久病的母親，因為老人晚上鬧

騰，她經常一個星期睡不了幾個整覺，白天還得
強打起精神來打理家務，退休沒有幾年，就像是
一下子老了十歲。有位年過半百的男士去父親家
值班，累了一天坐下看電視，結果心臟病發作，
一坐下就再也沒能站起來，成了白髮人送黑髮
人。幸虧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都是多子家庭，兄弟
姐妹多的還可以輪一下班，如果孩子少，那就更
不堪重負。老年人服侍老年人，長期以往已經疲
憊不堪，如果兒女再經常回家來吃飯，自然沒有
精力招呼。
常聽獨生子女的父母唸叨：「咱們是最後一代

能孝順父母的子女。等咱們老了，什麼也指不
上！」這話頗有幾分道理。作為獨子
父母的「50後」們，以前常自嘲自己
是倒霉的一代：該長身體時，趕上三
年大飢餓；正讀書時，趕上文化革命
上山下鄉；回城應該結婚時，趕上晚
婚晚育；應該生孩子時，趕上只能生
一個。現在要加上的是：退休應該休
息時，得為自己長壽的父母操勞養
老；等自己老得幹不動時，獨生孩子
又肯定顧不了自己。如此，50後、60
後們面對的，將是一個淒涼的晚年。
有人說，當代年輕人工作太辛苦，

不可能承擔起照顧老人工作，這話的
確有道理。可即使年輕人願意付出，
獨生孩子也絕不可能照顧得過來幾位
老人。現實中，當代年輕人要是有了

時間，寧可去唱卡拉0K，去洗桑拿，也不願意回
父母家看看，更不會主動幫助父母照顧祖輩。有
位「50後」說起自己的兒子：「他不來麻煩我就
行了，誰還能指望他來幫我照顧爺爺奶奶？」
如果獨子們有了自己的孩子，「50後」的責任

就又升級了。有位女士退休之後，除照顧自己的
老媽之外，還得幫㠥兒子媳婦帶孫女，又接又送
的一下幾年，兒子一家只是在周末來看看，好像
這孫子是給奶奶生的。一把歲數的人，再過上有
老下有小的日子，那種苦自不必說。問很多「50
後」此生最大心願是什麼，多半不是闔家團聚，
而是指望哪天能卸下所有的擔子，自自在在地清
閒幾年，能背起背包自由自在地出門旅遊。
「50後」們很明白，未來肯定指不上兒女。普

通人的退休金也不可能進機構養老。他們說，如
果以後病倒了或者老得動不了，就希望痛痛快快
地了結生命，絕不要拖累兒女。
「盼兒不回家」，並非是父母心硬，而是父母實

在幹不動了。當人老了之後，清閒，就是所能祈
盼的最大幸福。

為何不盼兒回家

■人老了，清閒生活是最大幸福。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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